
晒黄泥的老黄
龙武

天刚蒙蒙亮，老黄就睡不着了。天
气实在太热，老黄摸了摸后背，背心全湿
了，凉席上都有一个人形的湿印子。老
黄索性起床，轻轻推开大门，一阵凉风吹
了过来，那个舒服劲别提有多爽。他望
了望天空，天上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着，显
得那么遥远。今天铁定又是个大晴天，
老黄想。

老黄站在大门口的时候，大黄便从
外面窜了进来，凑过来不停地往老黄身
上蹭，嘴里“呜呜”地叫着。老黄也不恼，
摸了摸大黄背上的毛，说：“等我收拾一
下，咱们便出发吧。”大黄是老黄养的狗，
自从老伴去世后，大黄跟老黄便亲近了
许多。

老黄要去的地方，是屋后的黄泥山，
离家大约两三百米的距离。黄泥是那种
沙土性质的，最适合做鞭炮的黄泥底子。
说起来，老黄在后山晒黄泥也快十年了，
当初儿子考上高中，老伴常年身体不好，
家里便靠他一个人在鞭炮厂打短工赚钱，
养家根本不够，他咬咬牙辞了这工作，一
个人在后山晒黄泥卖给鞭炮厂。晒黄泥
是辛苦活，先将黄泥从山上挖出来锤碎，
然后倒在平整的空旷地耙平曝晒，晒干后
装进蛇皮袋。早先的时候一块钱一袋，十
年过去了，现在还是不到三块钱一袋。而
且干这活还得看天气，太阳越毒辣越好，
下雨则不行。所以老黄干活基本上都是
在太阳的曝晒下进行。

老黄穿着一身粗布衣裤，脖子上挂着
口罩，向山上走去，大黄则跟在老黄身后，
呼呼地喘着粗气。老伴过世后，老黄才买
了打黄泥的机子，再也不用拿着锤子蹲在
太阳底下锤黄泥块，省了不少体力，每天
的产量也提高了不少。

东方的天空越来越亮，老黄熟练地挖
着黄泥，趁着太阳还没出来，他想多做点
事。以前老伴在世的时候，老伴早上会比
他起得更早，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煮一大
碗面条给他吃，她知道老黄干的是累活脏
活，所以心疼老黄。可自从老伴去世后，
他每次早上都是饿着肚子去干活，饿了就
到附近的小店里买面包充饥，或者干脆带
包方便面应付肚子。

太阳出来的时候，老黄休息了一会，
将带来的方便面干吃了，然后开始打黄
泥。他用一条毛巾将头包起来，紧了紧厚
实的口罩，将黄泥推进机斗里，机器轰隆
轰隆地响着，黄色的灰尘顿时将老黄包裹
了起来。今天的天气很好，太阳刚一出

来，热浪便掀了起来，老黄身上的汗水涌
了出来，那种闷热的感觉很难受。黄泥灰
尘飘落在老黄裸露的皮肤上，与汗水掺和
后黏在一起，老黄只觉得身上痒痒的，仿
佛好多毛毛虫在身上爬，但他早已习惯了
这种感觉。

老黄是个务实的人，他父亲死得早，
自己兄弟姐妹多，到结婚的时候分了家，
他分了半间土坯房、半亩水田，然后就是
屋后那座鸟不拉屎的黄泥山。随着女儿
和儿子出生，生活压力陡然增大，他和老
伴便没日没夜地做事赚钱，在黄泥山前盖
了自己的房子，老伴就是在那段长时间超
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落下病根的，又不愿去
治，总是想留着钱供一双儿女读书。对于
穷怕了的他们来说，没钱的感觉相当可
怕。可是到头来，钱没留住，人也没留
住。这座父亲当年分给他的黄泥山，让他
得以将儿子和女儿送出这个小山村，也让
他的老伴长久地留在了这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黄看了看堆成小
山一般的黄泥，估摸着下午要送的货差不
多了，于是停下手中的活计，赶回去做
饭。他刚回到家，大黄便不知从哪儿窜了
出来，在他面前打着滚。老黄也不搭理大
黄，径直来到洗澡间洗澡。香皂很滑腻，
跟身上的黄泥汗水一样滑腻，两者揉在一
起，黄色的泡沫便膨胀起来，带给老黄一
种滑腻的快感。老黄闭着眼睛，握着香皂
轻轻地在身上涂抹着，将喷头对着自己，
任水不停地冲洗。

洗完澡后，老黄蒸上饭，便开始炒
菜。蔬菜是自己种的，冰箱里留着肉。老
黄不太会做厨房里的事，以前老伴在世的
时候，会将家务事全部打理好，老黄基本
上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但现
在老伴不在了，这些事就要自己来做。当
然，儿子和女儿也劝过他，要他再找个伴，
他知道女儿和儿子都是读了书思想开明
的人，他自己却无法接受。老伴去世两年
了，但房子里仿佛到处都还是老伴的气
息。

吃完饭后，老黄将碗洗了，然后穿着
大裤衩赤着上身躺在大门口的竹躺椅上，
每天中午眯一会儿，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
惯。他微微闭着眼睛，贪婪地呼吸着这闷
热午后空气里的一丝凉气，轻风偶尔吹过
门前的几棵大樟树，枝叶摇曳，发出沙沙
的声音。

老黄这一觉睡到下午三点才醒。醒
来后，老黄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村里开

农用车的老李，叫他来拉黄泥，然后自己
朝后山走去。

他刚来到工地，便听到老李的农用车
“突突突”的声音。这些年，老黄的黄泥一
直都是老李在拉，老李人实在，他会帮老
黄将一袋袋黄泥装上车，拉到目的地后，
又会帮老黄将卸下来的黄泥一袋袋码
好。老李从没因此多收老黄一分钱运费，
也从没有抱怨过。

老李熟练地将车子停好，然后跳下
车，笑眯眯地望着老黄，问：“今天这车黄
泥送哪个厂里？”

老黄说：“送金山老方厂里。”
老李跳上车厢，将车厢边门打开，老

黄在下面将黄泥一袋袋递给老李，老李便
一袋袋放车厢里码得整整齐齐。这时候
黄色的灰尘又开始弥漫了，所以两个人都
不说话，只闷头干活。将近一个小时后，
两人才将黄泥搬完，整整装了一车子。老
李跳下车，从驾驶室拿出一条毛巾，在脸
上狠狠地擦了几下，毛巾立刻便成了黄
色，脸上也擦出了一条条的黄杠杠，活像
个唱老戏的。老李也不顾，跳上车对老黄
说：“咱们走吧。”车子便“突突突”地朝老
方的厂子开去。

老方的厂子不远，但路不是很好，车
子颠簸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门卫认得
老黄，早早就开了大门，车子便一路“突突
突”地开到放黄泥的工棚。

老方大多数时候都呆在厂里，此时他
远远地跟老黄、老李打招呼：“两位先下来
歇口气，喝口水。”

老方是老黄的老主顾，从老黄做黄泥
生意起，老方便一直买老黄的黄泥。现在
有些厂嫌黄泥太重，又脏，都开始改用其
他替代品了，老方却还在坚持用老黄的黄
泥。老方曾说，老黄的黄泥好，他以前用
别家的黄泥，鞭炮老出质量问题，自从用
了老黄的黄泥后，质量从没出过问题。老
黄知道老方这话有假，前年老方就有一批
货出了一点小小的质量问题，导致对方要
求退货，这事后来不知道老方是怎么解决
的。老黄一直很感激老方，他刚做黄泥生
意的时候没有销路，老方不但自己厂里买
他的黄泥，而且还帮老黄介绍了不少客
户。

老方拿着两瓶水走过来，老黄和老李
也从车上跳了下来。老方是个干净的老
头，虽然看上去年纪大了，而且有些秃
顶，但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很有几
分城里退休干部的味道。老方走过来一

边将水递给老黄、老李，一边笑着说：“老
黄呀，你不去儿女那里享清福，偏要呆家
里累死累活赚这几个辛苦钱，何苦啊。
我要有你那命，早跑城里去了，早上打打
太极，晚上遛遛狗，那才叫过日子。”

老黄不作声，只笑，每次来老方厂里
送 黄 泥 ，只 要 老 方 在 ，每 次 都 会 说 这
话。老黄的一双儿女确实很优秀，小时
候读书很用功，后来两人都考上了大
学，毕业后便在外地工作了，女儿已经
出嫁，儿子也谈了女朋友，都在外地有
房有车，条件很不错。老伴过世后，儿
子和女儿都不想父亲一个人呆在家里，
都要接父亲和他们一起生活，但老黄死
活不同意。老黄就乐意每天守着老房
子，每天顶着毒日头晒黄泥，每天与大
黄相依为命。老黄迷信，他和老伴一直
生活在这房子里，他害怕他离开了这座
老房子，老伴便找不到他了，想托梦给
他或许都不知道该托到哪儿去了。当
然，老方不会明白老黄心里的想法，老
方看见老黄和往常一样不吭声，也只能
摇头，叹自己为啥就没这么好的命。他
没有老黄这么优秀的儿女，两个儿子都
结了婚生了孩子，却啥事也不做，每天
就知道在外面玩，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要是回家了，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跟
他要钱。孩子不听话，逼得他到了这把
年纪，还得为儿子孙子着想，拼命挣钱，
想想都觉得自己悲哀。

老黄自然也不懂老方的心思，两人喝
完水后，老李开启农用车的自动卸货装
置，将黄泥倾倒出来，然后两人背着一袋
袋黄泥码到工棚里。老方简单数了一下，
叫来会计登记好数量，老黄和老李便跳上
车，车子朝回家的方向开去。

回到家后，老黄又去洗了个澡，顺便
将衣服洗了，晾在屋前两棵樟树中间的绳
子上，之后又扛着锄头去地里锄草。老黄
一直忙到天快黑才回家，晚饭不用再弄，
就着中午的剩饭剩菜吃，自己吃不完便倒
给大黄吃。

天上的星星已经出来了，远处，青蛙
“呱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累了一天，老
黄有些倦了，便躺到床上，将电视机开着，
看那打日本鬼子的抗日剧。看了一会后，
他便觉得有些迷糊了。迷迷糊糊中，他仿
佛看到老伴走进房里，站在他面前，久久
地凝视着他。房子里，慢慢地响起了老黄
轻轻的鼾声。

窗外，月光如水。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
水一方……”喜欢这首歌，在绵绵的歌声
中，一些熟悉的面容从我脑海中缓缓浮
起，如烟往事在回首的日子里随歌声打湿
心扉。

生命的时光一路漂泊，每一站皆有铭
刻心中的瞬间。

那一年，父母离开了下放的小山村，
我也离开了生命记忆中的起点。好友
凌把他最珍爱的，也是唯一的一支双色
圆珠笔送给我，纪念我们在一起启蒙的
那段日子。一句别忘了我，是童心最纯
真的对白。如今，凌音讯全无，笔早已
不知去向。安坐城中，小山村离得很
远，我心底却贮满了对大山淳朴真挚的
记忆。

高考前夕，校理发室跛脚的周师傅
说：“最后理个发，到了新地方，莫忘老朋
友。”那次理发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我却不

觉得长。几十年后，我重回母校，旧迹难
寻，也没找到周师傅，那段恰同学少年的
岁月随着他跛脚行走的身影渐行渐远，却
清晰如初。

大学实习那会，我在一所偏远的初级
中学当班主任，班里有位个矮机灵的男
孩，家贫兄妹多，几近辍学，我挤出不多的
伙食费给他，又做了几次家访。离开时，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高中，我又发起
资助，之后许多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他读完硕士又留学海外，多次对我说：“情
义终生难忘，我常唱你教的那首《在水一
方》……”

上大学离家千里之遥，功课又多，对
旧日之友，越来越少顾及，终于渐渐疏远
以至失去联系，只留下深深浅浅的思念。
大学毕业时，毕业纪念册上有句赠言简洁
却别具内涵：20年后，你还会给我们一个
记忆的分子么？

我是带着这句话开始工作的，求学十
几载，埋头书香中，昔日同窗在水一方，似
乎失去了许多东西。那以后，我一直在寻
找那些痕迹，寻找一片记忆，那些陪伴我
走过漫漫求学路，如今在水一方的人们，
焉能不忆？

在长江边的一所大学里，我度过了短
暂的执教生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
学生们为我送行，在一幅集体创作的画作
上，留下了数十个名字，又点起了篝火，手
风琴、二胡和笛子把《在水一方》奏了一遍
又一遍。那天过后，在机关的研究室里，
我度过了 3 年的青春时光，白天与同事、
文友指点江山探讨写作，很有“粪土当年
万户侯”的气魄；夜晚，在孤灯下，一群志
同道合者各自持笔，将心情兑换成零零碎
碎的铅字。办公室旁的一棵梧桐树记录
了那段光阴。

那以后，我跨过长江来到江南一座省

会城市，从业外宣，兼做新闻发言，大江南
北，海内外结交了一批同行。工作之外，
念及友情，说自己的成长，说家乡的变化，
说生活的改善，互相惦记，互相激励，互相
安慰。如今，那群人中的许多人年事已
高，居家享受晚年生活，却不时邀约互相
走走，看看祖国的美丽山河，也不时回唱
曾经唱过的《在水一方》。

年过半百之后，略感轻松，便又回到
了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然问及昔日同窗，
大多不知所去。终是感谢现代科技，在
手机里建立了微信群，陆陆续续地，六七
成的中小学同窗加入了群中。大家虽然
在水一方，屏幕里却倍感亲切。

斗转星移，唱歌思情。如此这般，循
着脚印打捞过去的岁月，便与更多曾经
的友人逐一取得了联系，而每一位友人
的加入，便是一段时光的回归，走过的数
十年便渐渐清晰，青年、少年、童年时期
的光阴和友谊便一一出现在眼前，其实，
他们早已经融入了我生命的每个片段，
与我同行的每一段路程，都构成了我生
命的永远…….

风和日丽的明天，在水一方的朋友
们，船帆承载着满怀希望的人生，牵着梦
中的手，从过去走向未来。

阳光在煤层中行走（组诗）

唐平贵

向矿山告别

从进矿的18岁到55岁

我用狂草、楷体、行书

混着煤的墨汁

每天早早地跟阳光一起

起床

今天，挖完最后这桶煤

我就退休了

想想掌子面弯腰攉煤的姿式

和春天里麦田沉甸甸的金黄

挖了一辈子的煤，弯了一辈子的腰

马上就要和一座矿山告别

我想90度弯腰

鞠最后一个躬

一块煤我捂了整整37年

我把它捂成了天空中晴朗的蓝

轻轻地一抹 我不忍

转身离去芒刺一样

眼泪一直往下掉

光的声音

一下矿就往岭的纵深走

徒步爬绞车道乘猴车

往山标注的箭头

弯腰铲煤

翻顺槽进风巷

过断层、打天眼、立顶子

直立在工作面

看到光的抵达

岩尖火一样贴近煤层

汗珠，纷纷坠入煤仓

如流星般划亮天穹

翻山越岭顶一盏灯

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喂食，光的声音

阳光在煤层中行走

静静地等一等

我们一起喊出阳光

这个煤层中行走的方块字

是汗水中走下来的眷恋

一个挖煤的汉子

一个劲儿地挖掘

一寸一寸地前行

风偷偷地躲在巷道好好生活

这时我把自己藏于煤的缝隙燃烧

阳光一泻下来

岩尖就开始挥汗如雨

我的煤矿

我要爱你最深、对你最好

出于对一座矿山的尊重

我拼命地在掌子面

一铲一铲狠劲地撬煤

头盔的亮光一拐弯

皮带道的溜子就开始甜蜜

井巷的季节只是一个色彩

便如此热闹

边走边掘边走边爱

余生在一块煤里重新取出自己

3金鳌洲
2024年3月17日

值班主任\李珊 责编\吴申良 校读\周红E-mail：pxrbs@126.com

岁月留痕岁月留痕

心香一瓣心香一瓣

在水一方
刘力

春天的音符
钟洋

瓦片上的苔藓

渐渐绿了起来

透过木格窗棂

瞥见春的绒毛

一幅巨大灵动的油画

各式各样的虫子沐浴阳光

集体苏醒

它们叽叽喳喳

一下一下

拨动春天的音符

诗画人生诗画人生

如歌行板如歌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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